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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書畫相融—「六 分 半 書」鄭 板 橋 
一、前言：
     洪老師上課時曾提及隨園詩話卷中云：「鄭板橋愛徐青藤詩，嘗刻一印云：徐青藤門下走狗鄭燮。童二樹亦重青藤，提青藤小像云：抵死目中無七字，豈知身後是中郎？又曰：尚有一燈傳鄭燮，甘心走狗列門牆。」此處足觀清朝鄭燮的反傳統、求革新的文學藝術思想，和上回報告探討之人物--徐渭的創思精神頗為相近。上學期末參加「2003書畫關係學術研討會」時，看到專輯封面以鄭板橋之書跡為設計背景，憶及初接觸書法世界時，看到鄭板橋的書畫作品，對其畫認同有加，但對其書法卻感到有趣卻但帶點兒醜陋，因此只有一笑以置之；而其生平逸事趣聞在民間可說是家喻戶曉，極受人愛戴的；但從書法美學角度的評論與定位又是如何呢？在許多知名大家排山倒海的書藝成就下，常處於飄飄然、「難得糊塗」狀態的鄭板橋，其形象地位似乎只是小家碧玉。當時一直沒有再去留意其書法藝術之特質，直到研墨一段時日，並在洪老師精研之書畫美學思想的薰陶下，慢慢體會到鄭燮之作背後另流露著一股頑童玩墨質樸之趣。     

     揚州八怪中的鄭板橋，與漆書金農並肩而起的「六分半書」，兩人皆異軍突起般驚世駭俗。以傅山的書法美學觀而言--「寧拙毋巧，寧醜毋媚，寧支離毋輕滑，寧真率毋安排。」，以及新世紀書法創作角度而言，金農成為後世書法創新的偶像，而鄭板橋的書畫藝術美學價值又是如何呢？實給後世留下一連串值得思考之問題。

     其中鄭板橋的「六分半書」非常引人注目，大陸的陳振濂認為：「六分半書這個名稱顯然已有自炫之意，據鄭板橋夫子自道，是以八分書和篆、草、行、楷相雜而成。如果我們不抱偏見的話，那麼以每一體為一種形式格局，把五體書作摻雜之後，顯然是打亂了各種形式之間自我協調能力。『大雜燴』之說雖可能過火，其缺乏統一的藝術基調，是無可置疑的了。」1；西方的赫拉克利特（Herakleitos，西元前540—前480）：「美在於和諧，和諧在於對立的統一。互相排斥的東西結合在一起，不同的音調造成最美的和諧。」，而鄭板橋的「六分半書」，曾於上課時請教洪老師的看法，評價應該是毀譽參半的吧！關於揚州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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怪之一的鄭板橋的確充滿神秘色彩，令人想一探鄭燮書畫相通之創作及其「六分半書」之特質。以下先就其生平事蹟了解之，再就其書畫相容之特質探究之。

二、鄭板橋的生平事蹟：
      鄭燮〈一六九三～一七六五〉，字克柔，號板橋，江蘇興化人。從他生平所用過的印章--「康熙秀才、雍正舉人、乾隆進士」即可得知他在仕途上的際遇，二時二歲考上秀才，四十歲才中舉人，乾隆元年四十四歲在鎮江發憤讀書，終於登上進士。官拜山東范縣、濰縣知縣，約做了十二年的縣令。因為協助救災，為民請賑，觸犯上官而被免官。由此可見鄭板橋有著悲天憫人、真摯之藝術家性情。
     鄭燮為人耿介並且個性喜怒愛罵，當一般讀書人以仕途為光宗耀祖之目標時，乞病歸揚州，能無拘無束以賣畫為生卻是鄭板橋的心願，罷官歸揚州時，藝術的成就更臻完美。他穎悟過人，家貧好學，賦性曠達，不拘小節。喜臧否人物，而有狂名。善詩、工書畫，故而被稱為「詩書畫三絕」。

（1） 在書畫方面：

他的書法以篆、隸、楷、行四體相參，別開生面，圓潤古秀，自號「六分

半書」。特工蘭竹，隨意揮灑，筆趣橫生。與李鮮、金農、高翔、汪士慎、李方贗、羅聘，被稱為「揚州八怪」。鄭燮的政治態度，基本上屬於儒家思想，但他的文學藝術創作，無不洋溢著反抗傳統的浪漫精神。 
   （二）在詩文方面：

鄭燮出身貧困，又只做過幾任小官，他比較接近民眾生活，理解民生疾苦，認識到「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」，故主張作詩，必須反映社會民生，著有鄭板橋集。而對司空圖、王士楨、沈德潛諸人之學深表不滿。他說：「文章以沉著痛快為最，左、史、莊、騷、杜詩、韓文是也。間有一二不盡之言」，言外之意，以少少許勝多多許者，是他一枝一節好處，非六君子本色。而世間捉捉纖小之夫，專以此為能，謂文章不可說破，不宜道盡，遂訾人為刺刺不休。夫所謂「刺刺不休者，無益之言，道三不著兩耳。」「至若敷陳帝王之事業，歌詠百姓之勤苦，剖析聖賢之精義，描摹英傑之風猷，豈一言兩語所能了事？豈言外有言、味外取味者，所能秉筆而快書乎？吾知其必目昏心亂，顛倒拖沓，無所措其手足也。王、孟詩原有實落不可磨滅處，只因務為修潔，到不得李、杜沉雄。司空表聖自以為得味外味，又下於王、孟一二等。至今王、孟、司空萬萬，專以意外言外，自文其陋，可笑也。」〈濰縣署中與舍弟第五書〉在這裡主要表現出鄭燮要求詩歌必須重視社會內容的見解，批評了司空圖的「言外有言，味外取味」、王士禎的「神韻說」及沈德潛所鼓吹的溫柔敦厚的詩教，而稱他們為「小夫」。他又說：「古人以文章為世，吾輩所為，風月花酒而已。逐光景，慕顏色，嗟困窮，傷老大，雖侉形去皮，搜精抉隨，不過一騷壇詞字爾，何與於社稷生民之計，三百篇之旨哉？」〈後刻詩序〉

他的自我批評非常深刻。「衙齋臥聽蕭蕭竹，疑是民間疾苦聲。些小吾曹州縣吏，一枝一葉總關情。」〈濰縣署中畫竹呈年伯大中丞括〉這一首詩，更說明了他的創作態度。 
    在鄭燮的集子裡，有不少描寫民眾生活、政治黑暗的優秀作品。如逃荒行、還家行諸篇。描繪了在嚴重災荒後，農民逃散和農村破產的荒涼景象。孤兒行、後孤兒行、姑惡、悍吏、私刑惡諸詩以及濰縣竹枝詞中一些篇章，或寫舊家庭的罪惡，或寫官吏欺壓百姓的虐政，或寫貧苦百姓的慘痛生活，都富於現實意義，而具有樂府民歌的精神。他的七律主要是學陸游，但詞句較嫩，味不深厚。而七絕方面較多精彩之作。

乾隆三十年的暮冬，七十三歲的鄭板橋悄悄的走完一生，他的詩文書畫可說是稱譽古今。 

三、鄭板橋書畫共神韻的書法特質：
    鄭板橋書法是其個性才情的流露，也是他創作精神的高度表現。「六分半書」以其書不足八分，其中一分為篆、行、楷及畫法而自稱，亦即後人所稱之「板橋體」。他的書體對當時的形式主義及「館閣體」發生很大的衝擊作用。除了在書壇能夠獨樹一幟外，更將書法推展到新的視界—活潑又奇特，充分展現入古求新的時代意義。

 (一)就其用墨與筆法來看其書畫相融之關係：

1. 以畫之技法滲透於書法----鄭板橋從黃山谷的書法領悟到書與畫之關係，

因此鄭板橋曾說：「山谷寫字如畫竹，東坡畫竹如寫字。」因此，他一方面吸收黃山谷的長撇如盪漿筆勢，一方面吸取蘭的花姿葉態。用筆縱恆遺其形跡，取其神質，在書與畫之間相互轉換，而達到高度的書畫效果，也豐富了他的藝術特質。

2.逆鋒取勢，強化筆透力-----「逆鋒取勢」最能表現用筆之勁道，借由筆鋒

的運筆欲右先左，略帶金石刀法的趣味，流露出穩重的堅實感，而鄭板橋非常擅用這種逆勢的表現，因此其書體並無纖弱之病。
3.中鋒側鋒雙管並用-----鄭板橋的書法，看他的“撇”，用中鋒行筆到末尾

筆桿微偃，形成側鋒；在“橫畫”上，主鋒偏離在線條的上端成了側鋒，與中鋒筆法交互使用。中鋒使筆使得線條有流暢舒緩之感，側鋒行筆產生變化妍媚之姿。朱和義＜臨池心解＞中云：「正鋒取勁，側筆取妍」，歷代書家對中鋒側鋒交互使用，早已有之。因此在中鋒側鋒雙管並用之下，筆意盎然格外生動。

4.方圓兼融----鄭板橋的筆法中方中參圓，圓中有方，充滿古樸的金石味。

姜菱＜續書譜＞中說：「方者參之以圓，圓者參之以方，斯為妙矣。」鄭板橋對於方筆圓筆頗能融通，有可能是他在金石碑刻中體悟到方筆的趣味，一方面承襲二王的帖學功夫，大量摻合下形成他的一大特色。

    5.疾澀相濟-----鄭板橋的筆法常在直線中帶有曲意，隸筆的波磔多成波浪形，有時也用濃墨來變化線條。他的這種筆法受到黃山谷的影響很大，再加上篆隸的用筆澀勁，疾澀相濟，更顯質樸古澹之美。

 (二) 就其結體章法的特質而言：

    傅山的書法美學觀--「寧拙毋巧，寧醜毋媚，寧支離毋輕滑，寧真率毋安排。」在鄭燮的作品中充分展現出這種美學精神。章法主導藝術的靈魂，章法就是通篇之條理，小至一字大至全篇作品。鄭板橋的書法雖然有人稱之為「亂石鋪街」、或有如「雨夾雪點」，孫過庭〈書譜〉云：「違而不犯，和而不同。」鄭燮書畫作品的章法正具備此種特質。如何得知？可以從兩方面來分析：

    1. 在整體題畫佈局方面：在形式上，鄭板橋將書法視為畫的一部份，有時題在畫面的空白處，有時題在蘭竹石畫中，字成為畫的一部份；而題畫的詞句有由左到右，也有由右到左；有時為了配合畫面空間需要，字在畫面上配合竹子斜行，形成「動感形質」的律動感ㄧ大特色。

    2. 在結字方面：鄭板橋書法字形呈多樣變化，不但將畫法融入書法中，更將各種書體相融呈現，突顯橫畫為主筆，結字多呈扁形橫展，顯得舒展古雅 。

3.鄭燮的畫中表現的竹葉，都會配上獨立的庭石，襯托竹的孤高與耿介。並運用醜與美對照的手法，曾自云：「寫得芝蘭滿幅春，傍添幾筆亂荊榛」這種對比的法則，可說是其人生與自然的相互映照。他的書法中應用其「板橋體」，將古字及異體字隨意增挪刪減筆劃，交互為用，反映其心態上極欲「脫俗」，然而在其作品整體的經營下，雖似「矯揉造作」「刻意經營」，卻也有另一番多樣化的美感，並不脫離「和」的整體佈局。

四、結論：
1. 鄭板橋早年習書自歐字開始，他把真草篆隸四體融合，而以真、隸為主，並以書入畫。他的繪畫題材十之八九為蘭竹，而山水、松、梅、菊、荷、牡丹、桃….均為作品的題材。他作書如同寫蘭，寫蘭如作書。以篆隸筆法求其勁拔之姿，畫蘭竹的中堅長撇來增強氣勢。因此，更突顯其書畫相融之特質。

    2. 鄭板橋的書法墨多於筆，遠看有如一簇一簇的墨點，有人以為是其採取八分取法不高所致，實際上鄭燮將繪畫上的用墨趣味，應用在書法上的形式，也可以說是其繪畫形式的延伸。書家書法與畫家書法所不同之處，於此可以證明，畫家書法可以更自由且更豐富書法美學之內涵。

    3. 鄭板橋的「六分半書」具體實踐其「自樹其幟」的主張，他在其「刪繁就簡三秋樹，領異標新二月花」的美學思想主導下，表現其「真情」「真性」自然的表露。誠如列熙載的〈浪淘沙〉中云：「是雄還是逸，只為天真。」透過板橋的「六分半書」，才能真正體會其生命中的真性情，雖狂怪卻彌見真摯之藝術家特質。

    4. 鄭板橋的書畫作品章法獨特，可謂匠心獨具、經營謀篇，「違而不犯，和而不同」，巧妙的在空間布白上，將其詩書畫融合在一起。

   5. 鄭板橋有「三真」----真氣、真趣、真意，從他的書畫作品中可以體會不少擬人化的的涵義，例如以人品和氣節與蘭竹相提並論，一生坦蕩不拘，保有天真，使其書畫的內涵中永遠活潑而清新。

     鄭板橋的書法與繪畫，是依照他所體認的「十分學七要撇三」的原則，石濤曾經強調要「古人就我」，但是鄭燮卻認為要師古，學一半還要撇一半，「非不能全，實不能全，亦不必全也。」而其繪畫也展現今與古之不同，展現自我的面貌。至於他的題句，傾訴了他對自然的體驗並以書畫主觀的寓意於物，以物性隱喻他自我的人格與真性情，不斷的實驗中也理出自我的美學思想，呈現另類的人生哲理涵義於詩書畫中，這實為書畫美學史中無法缺席之巨擘也。

＜題外話＞   經歷一場混亂、知法玩法、為國人做了一次最壞榜樣的惡質選舉文化之後，再看看古今賢者的人品、書品與智慧，令我感慨良深，頗有一種「念天地之悠悠，獨悵然而淚下」之感傷。曾幾何時慶幸自己生長在太平之世，爾今卻要為發出正義之吼走上街頭，並學著E世代上BBS去向人筆伐，討回公義，但似乎一切都將枉然…..這是另一個鬥爭的時代，更是國家之大不幸，因為大家都已忘了彼此都是炎黃子孫。也許大家都有相同的抑鬱，因為我們都是最真摯、愛好和平的藝術夥伴。如果能學板橋先生寄情於書畫間盡情揮灑，忘卻世俗之紛擾，多好…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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